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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以来文化守成小说的主题指向 

□张旭东  [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  473004] 
 

[摘  要]  新时期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重新勃兴，小说领域的“文化守成”书写也日渐普

遍。归纳来看，这些小说的主题指向主要有：坚持本土精神，回归传统文化；反思工具理性，张扬

人文价值；批判城市文明，皈依乡土田园；揭示发展弊端，呼吁生态和谐等。这种创作路向，反映

了作家对现代化进程的忧患和反思，以及渴望为中国探寻一条健康、和谐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借

鉴的良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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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整个思想文化界普

遍产生了文化保守倾向，而作为生性敏感，天然地

倾心于人文精神、尊重人道主义、关心人的全面发

展的作家来说，他们在心态上更容易趋向“文化守

成”。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

各种各样不正常的现象和弊病也逐渐产生：人的物

化和异化、意义的丧失、价值的滑坡、道德的沦

丧……这让作家们感到不适、困惑、焦虑甚至忧愤，

他们开始意识到，现代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它虽然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便

利，但如果不对其负面因素做有效制约，则人类非

但不能实现自由，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困境。出于知

识分子匡时济世的传统情怀，作家们也想通过创作

为当下中国找寻适合自身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模式提

供借鉴，于是，反思科技和工具理性、批判城市文

明和市侩文化、弘扬本土传统和人文精神、呼唤价

值理性和生态和谐成了他们创作时的共同主旨。 

一、坚持本土精神，弘扬本土传统 

新时期开始，最初有“返回传统”迹象的是以

汪曾祺为代表的“非主流”作家。当大部分作家还

在书写伤痕、反思“文革”、呼唤改革的时候，他们

默默地开始了另一种创作路向：张扬传统的精神价

值，抒发传统的审美经验。他们的笔下，不再是波

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是日常风俗、人情冷暖、地

域风景、节日礼仪。随后，受拉美“文学爆炸”及

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和刺激，中国的

一些作家也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寻根文学”运动，

他们普遍认为，当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已

经被隔断，不仅是文学，几乎中国的整个现代文化

都在向西方“拿来”，缺乏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

根本不可能在世界文学中争得一席之地。想要创作

出“地道的，正宗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到丰厚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根”。韩少功认为：“文学

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根不深，则叶难茂。”[1]郑万隆则指出：“我不仅

是生活在‘现在’，而且是生活于‘过去’的‘现时’；

‘过去’就在‘现时’里，不是已经逝去了而是还

在活着，还依然存在。”[2]这些说法，有一个相同的

价值指向，即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不应再采取彻底

批判的虚无主义态度，而应该接续传统、返回传统，

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 
进入90年代后，基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双重影

响，作家们开始有了更加明确和自觉的民族文化认

同意识，而随着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和弊病越来越严

重，质疑和批判科技工具理性、希望从传统文化中

寻找诊治资源的倾向，也同样变得自觉。表现在作

品中，一是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塑造理

想的传统文化人格；另一是张扬传统文化中的人文

精神，力图为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提供精神资源。 
第一类作品，以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

的“帝王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三部曲，杨

书案的《孔子》等“诸子”人物系列，陈忠实的《白

[收稿日期]  2011 − 06 − 18 
[作者简介]  张旭东(1975 − )男，文学博士，南阳理工学院文法学院教师. 



 人文天地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2年（第14卷）  第1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2,Vol.14,No.1 

109.

鹿原》等叙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故事）的小说

为代表，这些作品有着共同的文化守成倾向，即都

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某种程度的欣赏和肯定，都

着力刻画主人公的文化人格，并且借此展示传统文

化的某种蕴涵。作家们虽然不讳言传统儒家文化的

僵化、保守、非人性的一面，他们的作品里对此也

有深刻的表现，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传统儒家文

化并非一无是处，需要完全排斥和毁弃，而是有着

积极、健康的另一面，所以，他们对笔下所塑造的

文化人物如曾国藩、张之洞、白嘉轩、朱先生等，

多持“同情式理解”态度，甚至不乏欣赏与赞美。

陈忠实的一席话可作为这些作家的共同心声：“尽

管我们这个民族在上个世纪初国衰民穷，已经腐败

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存在于我们底层的民族

精神没有消亡，它不是一堆豆腐渣，它的精神一直

传承了下来。如果我们民族没有这些优秀的东西，

它不可能延续几千年，它早就被另一个民族同化或

异化了，甚至亡国灭种了。但是，它在进入封建社

会以后，还很完整的把这个民族的生存形态保存并

延续了两千年，那说明在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里肯

定有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3] 
第二类作品，以宽泛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为

代表。作家们大都认为，中国的优秀传统大多保留

在乡村，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需要从传统的乡

土文明和伦理中找寻资源，来弥补城市文明和商业

文明带来的弊端，所以许多作家在对民族文化的关

照角度和价值判断上产生了与以往相比耐人寻味的

转变：不再以批判为主，而代之以考察和挖掘那些

散落和隐藏在民间的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在感情

上，也从对乡村的严厉和严峻变为充满暖意和温情。

张炜、韩少功、李锐、阎连科等许多作家都有类似

的明显转变，不再着力于“国民性批判”，而是注

重挖掘和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追求精神

价值的内容，以期“从传统美德中汲取价值、汲取

‘善’的道义、汲取民族性格中隐含的生命魄力，

寻找契合当代生活的‘转化’和‘整合’”[4]。在

一个价值失序、大众文化独擅胜场的时代，这种对

传统伦理秩序和生活模态的顾恋，对回归传统、重

建文化秩序的热望，自然极有价值。面对有论者认

为此种写作倾向可能会走向“保守”的质疑，张炜

郑重地为保守正名，他在《缺少保守主义者》一文

中说 :“我渐渐发现了我们缺少真正的保守主义

者。……能够坚定地、一贯地固守一种精神——这

种精神的确是陈旧的或至少看上去是陈旧的——这

样的人实在太少了，……他是具有朴家精神的，有

可靠感稳定感的艺术家。……失去了他，我们的文

学就失去了必要的弥补，失去了可信的揭示，也没

有了必要的参照。”[5]张炜勇敢地以文化保守主义者

自居，标志着许多作家开始认识到文化守成的价值

和意义，因而就更加主动地坚守本土精神，弘扬本

土传统。 

二、反思工具理性，张扬人文价值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内涵粗

略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现代性”，一种是

“审美现代性”。所谓“启蒙现代性”，是以科技

工具理性和现代进步理念为标志的西方工业化发展

模式，它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善

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开拓了个体的自由空间，但同

时也带来了人的异化、感性匮乏、道德沦丧以及信

仰失落等诸多问题，因此，在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史

上，对它的反思和批判从未间断。弗洛姆认为，现

代人“努力地工作，不停地奋斗，但他朦胧地意识

到，他所做的一切全是无用的。……人创造了种种

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于这些方法的

罗网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的意义的人自

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

隶。”[6]马尔库赛针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工具理

性的偏颇造成人格迷失和扭曲的现象，提出“单向

度的人”概念，他指出，整个单向度的工业文化和

城市文化造就出了单向度的人格，这主要还不是因

为恐怖与暴力，而是源于技术的进步，是技术的进

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平上，让人

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

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7]。另一位学者荣格

则进一步指出，这种畸形的现代性模式不仅给西方

造成了各种社会症状，而且也逐渐影响到了东方：

“目前正在腐蚀西洋人的心灵的，是人们在政治上、

社会上以及知识上不遗余力地追求权力，拼命扩张，

贪婪获取，永不满足。这种情况也流传到东方来，

其势莫之能遏，其后果亦无从衡量。不仅印度如此，

连中国亦不能免。以前灵魂赖之以生或极力追求的

东西，现在许多已消灭得无影无踪。文明的外化付

出丧失了精神文化的可观代价。”[8]似此之例，不可

枚举。 
学者们普遍认为，片面地追求科技进步和物质

发展，是以丧失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自由为代价的，

为纠正“启蒙现代性”的偏颇，需要有另一种现代

性对其进行制约和协调，社会才能健康、顺畅发展，

这就是“审美现代性”。 因此，审美现代性是作为

启蒙现代性的批判者与修缮者的身份出现的，是在



 人文天地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2年（第14卷）  第1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2,Vol.14,No.1 

110. 

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灵性、本能与情感追求的强

调，它以主体性与个体性为内核，既有从感性生命

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肯定，又包含对现代科

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和否定。就文学创作

而言，它表现为一种富于批判性的美学精神，如展

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兑、谴责科学主义对传

统人文精神的侵蚀、批判资产阶级的堕落等等。具

体表达上，它常以城市与乡村、社会与自然、现代

与原始、理性与非理性等的对比映衬，来揭示工具

理性、现代科技、实用主义的“罪恶”，反思启蒙现

代性，肯定和赞美人性中的自然、温情、淳朴、野

性和富有生机的一面，张扬人文精神，追求一种诗

意的生存方式。 
中国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正确切地展现了

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现代人对生存和发展的

理性诉求与对生命质态的感性体验之间的冲突。一

方面，现代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同时，

现代化的发展也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社会和人性问

题，这让天性敏感和忧世的作家不得不对启蒙现代

性有所犹疑和反思，从而更看重审美现代性之于当

今社会的意义。作家们的创作时刻要面对这一矛盾

和悖论，并且要通过作品来展现它。从理性层面讲，

作家们当然认肯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价值，知

道走向现代化是中国唯一的选择，但是在感情上，

他们还是更加忧虑于功利性发展对人的生存状态所

造成的异化。所以他们的作品里，鲜有对以现代都

市为代表的科技工商业文明的正面颂扬，更多的是

以下两种路向：一是通过揭示和批判现代化发展所

造成的各种精神危机和人性的严重异化现象，来彰

显人文精神和理性价值的必须；二是着力张扬和展

现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的美好，以人本性上对爱、

自由、美的追求以及美化、理想化了的、保留在自

然山水、乡土田园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温情为武

器与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中唯利是图的庸俗市侩主

义相对抗，试图以前现代田园牧歌中的美好人性来

纠正当下人性的堕落。这两种倾向在张炜（《九月

寓言》）、迟子建（《芳草在沼泽中》）、韩少功

（《山南水北》）、周大新（《21大厦》）、李佩

甫（《城市白皮书》）、刘庆邦（《梅妞放羊》）

等作家的创作里表达得非常明显。 

三、批判城市文明，皈依乡土田园 

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在中国最集

中的体现莫过于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尖锐的城市与乡

村的对立。而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就是要在文化总

体上对现代城市文化进行拒绝。于是，反城市文明

的种种举动，就成为“审美的现代性”的主旋律。 
持文化守成倾向的作家中，大部分出身乡村，

虽然他们后来经过奋斗摆脱了乡土进入了城市，但

对城市以及城市文化并没有产生认同感，而是仍然

不无骄傲和自尊地以“乡下人”自居，按赵园的说

法，这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固守和坚持，“其意义

不止在申明身份，更在说明性情、人生态度、价值

感情、道德倾向等等”[9]。在他们看来，城市和乡

村并非是地理位置的不同，也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

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在他们眼中，都市不仅意味着一种非人的生活方式，

而且还是堕落的化身、罪恶的渊薮。 
这和中国一直以来城市和城市文化发展都不够

成熟和充分密切相关。如同费孝通所言：“从基层上

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0]中国历来是“乡土

中国”，城市的发展缓慢，虽然自被迫进入近现代以

来，城市成为实质上的政治文化中心，但“乡土中

国”的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根深蒂固，城市文化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和涵养，这样，一旦到了90
年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期，物质的极大丰富却缺

乏精神价值理念层面的有效协调，使得城市里出现

了各种各样的病症和弊端：物欲横流、人情浇离、

道德沦丧、灵魂焦灼。身处城市的作家们发现，“城

市人在占有物质时表现出无止境的贪婪，城市似乎

在不断地怂恿人们进行感官享乐，城市人肉体的每

一部分都由相应的器械安置得更为舒适，相反，城

市人的精神却日益怯懦、日益庸俗、日益委琐”[11]。

出于对城市文明负面效应的失望和担忧，倾向于文

化守成的作家们开始将审美的目光转向传统的农业

文明，他们一方面揭露城市“罪恶”、批判城市文明

病症，另一方面极力张扬乡村文明中的自然美和人

情美，并不惜以极端和偏激的方式警醒人们对“现

代化”进行反思。在这方面，张炜、韩少功、贾平

凹等作家最具代表性。 
张炜一直对“现代化”持质疑和批判态度，对

工业化和城市化肆无忌惮地侵蚀乡村田园充满愤

激：“小时候灌木丛中的小路，路旁大野椿树下蓬蓬

的石竹花，还有香气熏人的合欢树……想都不敢想。

如果海潮腾空，把我们大家一起淹掉，我一点也不

吃惊不怨怒。这是美丽的大自然的暴动。是正义。”
[12]作家对城市没有什么好感，觉得它是“嘈杂”的，

到处是“浩浩人流、拙劣的建筑物”，而乡村与之比

较起来，却“东西更真切一些，变化少，新东西涌

入一点也很快被溶解”， “它的力量更强大，更久

长和悠远”[13]，所以作家极力反对城市的无限扩张，



 人文天地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2年（第14卷）  第1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2,Vol.14,No.1 

111.

反对竞相攀比着建造一些浮华、拙劣的大楼，认为

土地对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人无论怎么寻找和超越，

只要还存在，就只能在土地上存在，只有在生于斯

长于斯的土地上，才会有生命的维持、延续、热情，

人生也才有诗意和意义。所以90年代后他创作了大

不同于《古船》的《九月寓言》、《柏慧》、《外省书》、

《能不忆蜀葵》等批判城市文明、守望传统乡村文

化的作品。韩少功同样对城市持批判态度，认为乡

村才是丰富多彩的，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多

少有点缺乏个性”，他的《山南水北》、《赶马的老三》

等作品正是对乡村文明和文化的眷恋和礼赞。贾平

凹稍有不同，在他笔下呈现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双重

颓败，但归根结底，作家还是对城市文明多有批判，

而对乡村的败落更多表现出一种无奈和痛惜，虽然

当今的乡村也已不再是他灵魂的家园，但他仍然梦

想着在乡村寄放自己的理想，为此他为读者营造了

“乌托邦”一样的“神禾塬”（《土门》）。 
当然，我们承认，文化守成作家在城乡关系上

所做的价值判断是有所偏颇的：过多地关注了城市

的罪恶和负面影响，看不到其正面价值和意义；对

乡村却只展现美好、人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乡土文

明中同样存在的弊端和负面因素。实际上，不是作

家看不到或不愿写乡土文明的负面因素，而是在他

们看来，对于当今时代的各种缺失和病症，乡土文

明中那些健康的、符合人性的优美因子才足以起到

疗救病症、唤醒迷狂的作用和效果，因此不惜对乡

土文明进行美化，以坚守和回望的姿态，来表达对

工具理性独大的批判，对和谐、良性的社会秩序和

精神状态的渴望和追寻。对比来说，作家更看重的

是生命的意义、审美的价值，就像诗人杨键所说，

“在我眼里，一株荒草要比一幢几十层高的大楼珍

贵得多，包括傍晚时分那田野的气味，那种被放倒

的带着镰刀印痕的油菜杆也要比一个小区珍贵 
得多。” 

四、揭示发展弊端，呼吁生态和谐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发展，工具理性

价值观的到处蔓延，至少给人类带来了两种负面影

响：一是因无止境无约束地对自然进行征服、改造、

索取，造成了诸如土地沙化、乱砍滥伐、工业污染

等各种生态问题；再就是功利性价值观也对正常人

性造成了扭曲和戕害，产生了道德秩序混乱、人际

关系虚假、生命意义缺失、终极信仰沦落等诸多社

会问题。这促使文化守成作家开始重新思考人和自

然的关系，反思对待自然的工具理性态度，明确表

达了“回归自然”的意愿。不言而喻，这里的“回

归自然”也包含了相应的两层意蕴，指向了两个向

度，一是向山川河流、土地草原等这些自然环境的

回归，以之对抗以城市文明为表现形式的现代性对

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侵染，二是对人的自然

本性的回归，以审美现代性的方式来纠正工具理性

对人的心灵的戕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恰好有许

多极富价值的能够很好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

想，如儒家的“民胞物与”、“利用厚生”思想，

道家的“天人和谐”、“随性抱朴”思想等等，都

可有效矫正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对待自然的“人类中

心主义”态度，为人类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环境生

态和精神生态，所以，对民族固有文化的回归和维

护也成了题中应有之意。 
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早在史铁生的《我的遥远

的清平湾》等反思小说，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寻根”小说里就已经开

始了，只是当时作家还没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进

入90年代后，随着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文化

守成作家的忧虑和愤激也就越来越强烈，他们创作

了大量关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小说，或批判人

类对环境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过度开发，或揭示人类

因无休止地掠夺自然而造成的环境破坏情状，或缅

怀原始状态下的大自然以及在这种自然状态里的朴

素、真挚的原始道德观念，或倡导以人和自然和谐

共生为基本价值尺度，重建一种新型伦理关系。典

型的这类小说有：哲夫的《黑雪》、《天猎》等；陈

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等；

郭雪波的《沙狐》、胡发云的《老海失踪》等；张炜

的《三想》、《九月寓言》和《刺猬歌》等；此外，

这一时期大部分乡土小说作家，像李锐、张宇、李

佩甫、迟子建、周大新、刘庆邦等，他们的作品里

也都有明显的生态意识的呈现。 
在这些作家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如同西方

一样，也是充满弊端和偏颇的，社会和人心弊病丛

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疏远和遗忘了自然，对

自然缺乏尊重和敬畏之心，“人类的疾病千奇百怪，

这其中有的就与疏远绿色的世界有关。人类的绝症

已经不能依靠人类自身去根除，他要达到目的，就

必须走进大自然中，平心静气，伸出他友谊的双手，

与大自然里无数的手臂连接起来。”（张炜：《三

想》）而以功利性的工具理性态度来对待自然，其后

果必然是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人类屡次遭受到自然

的报复。张炜对此可以说是既绝望又忧愤，他痛苦

的呐喊催人猛醒：“屠杀吧！与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对

抗吧，仇视它们吧！这一切的后果只能是更为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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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复！……真的，我总觉得大自然与人类决战的

时刻就要来到了！”（《梦中苦辩》）是的，人类的确

到了检讨以往对待自然的激进和功利态度，致力于

营造和谐生态环境的时候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身处新时期的社会文化环

境，几乎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具有文化守成的因子，

这是作家们的天性使然。就像南帆所论述的：“当穷

困的重轭压得人们无法抬头的时候，文学则起劲地

呼吁一个富足的经济环境，起劲地论证经济变革的

必要性；一旦商品市场所伴随的市侩气息开始弥漫，

文学则立即警觉地告诫人们要抵制金钱对于灵魂的

腐蚀。……”[14]可以说，作家们正是为了能够更好

地使现代社会和人达到全面协调的发展和进步，才

采取了“向后看”的文化守成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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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ew period, cultural conservatism begins to rise again, and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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